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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清道光年间。太原府富豪张百万府上，上上下下都在为嫁女忙碌。唢呐阵阵，一行

庞大的送礼队伍来到张府。太原西城大户姚半城走下轿子，张府管家忙哈着腰迎上去：

姚老爷，我家老爷正在客厅候您。张府管家说完便拈起小步在前面引路，走至客厅门外，

便高喊道：老爷，姚家老爷来了！张百万忙走出迎接：亲家翁，请！姚半城也作了个请

的动作：请！二人便步入客厅。丫环端茶上水果排队而入。 

抬礼盒的队伍也随着姚半城来到前院，张百万见状暗喜，看了管家一眼，管家会意

忙堆着笑脸走出去。来到前院，便开始与姚府管家过彩礼。唢呐声中，姚家管家开始唱

礼。姚府管家： 

 

姚府彩礼共二十八抬�� 

       苏州锦缎二十匹�� 

       杭州府纺绸二十匹�� 

       杏花村老酒十担�� 

       太原城晋源老字号银货一整箱�� 

       西域天山鹿茸两对�� 

 

姚半城正与张百万闲聊，见彩礼过完，便起身要走，张百万急忙站起送走了姚半城。 

当张百姓哼着小曲回到客厅时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忙大喊道：管家，速速召集所有

仆人来大厅听训。管家说了一声�是�，随后高喊道：家奴集合！ 

不一会儿，众家奴便已训练有素地集合在客厅，一边是家丁，一边是丫环。张百万

见人已到齐，走到队伍中间，吓虎道：今日姚家送彩礼之事，一定要向你们二姑娘严格

保密，哪个走漏风声，小心割舌头！众家丁齐声应道：是！ 

 

太原城晋鑫当铺正处繁华处，六间门面房，高台阶，大出厦。门旁左边粉墙上写有

一巨大黑�當�字，门楣上方是一横匾，上书：晋鑫当铺。当铺老板李剥皮正坐在大厅太

师椅上边抽水烟边听管家查帐。厅前八张条桌分列两旁，八位老帐房各持一桌，桌上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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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把大算盘。李家总管站在正中，手持帐本唱数字： 

 2月 18日翡翠玉镯一对，赎当，纹银一百七十二两七�� 

        2月 19日金毛狮子一尊，进当，纹银一千五百四十八两正�� 

        2月 20日汉代九龙玉钩当期满日无人赎，死当，纹银二千七百八十三两�� 

唱数之中，晋鑫当铺的八把算盘同时叫响，声音优美如歌。李剥皮微闭双目，陶醉

于算盘声中。突然，一相公前来报告：老爷，老爷！ 

李剥皮猛睁双目，朝帐房摆了一下手，唱声嘎然而止，八位帐房同时从老花镜上方

羊抵头般盯着李剥皮。李剥皮不紧不慢地问道：什么事儿？相公压低声说道：大少奶奶

又来了。李剥皮从靠背上弹直身子问：她来干什么？相公看了李剥皮一眼，说：小的不

知道。李剥皮气愤地吼道：给我哄了出去！ 

相公听令后忙扭身来到大门外，见张金姑正在朝铺子里闯，忙和几个相公拦住。 

张金姑见众相公拦住去路，喝斥道：快让开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去？这是我婆家，我

要回去找我老公公要钱吃饭穿衣！一个胖相公颇为难地说道：少奶奶，没有老爷的命令，

我们不敢让你进呀！张金姑冷笑一声：你还知道我是你家少奶奶？那个胖相公认真地接

道：这个怎能不知道，要是少爷活着，你是名副其实的少奶奶！只可惜少爷已死，老爷

又将你赶出府外另住，你就由少奶奶变成�奶奶少�了！ 

相公们大笑。 

张金姑神色愤然，指着那群相公骂道：你们这些家伙，真是狗眼看人低！刚出来的

那个相公对张金姑说：少奶奶，那就给你来个狗眼看人高吧！话落音，众相公同时闪开，

两条大狼狗同时窜出，吓得金姑急忙后退，一下跌倒在台阶下。众相公大笑不止。 

金姑跃身而起，一蹦三尺高：我日你们八辈的祖奶奶！ 

 

太原街头的鸟市上，一街两行全是挂的鸟笼，各种鸟叫声参杂在一起，很是热闹。 

姚半城的公子姚思孝正在逛鸟市，身后跟着几个家丁，有的牵着狗，有的托着鸟笼。

姚思孝被一阵鸟叫声吸引，走过去看鸟。他围着鸟笼转几圈儿，然后问：谁的鸟儿？一

个正与人下棋的中年人应声走过来：我的，我的！公子是不是要买这鸟儿？姚思孝扭过

脸对卖鸟人说：先把笼子取下来。中年人高兴地叫道：好咧！中年人说完便用竹竿勾子

将笼子取下，然后举到姚思孝面前：这鸟儿一副好嗓儿，叫得好听，公子你看。姚思孝

淡淡地说：打开笼门子，将鸟儿抓出来我仔细看看。 

中年人打开笼，将手伸进去抓出小鸟儿，递给了姚思孝。姚思孝接过来仔细看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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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吹羽毛，又逗鸟叫，问：多少钱？中年人爽直地看了一眼姚思孝说：公子要买，我不

要虚头，二两纹银。姚思孝一听，急忙将鸟儿放进笼中，扭头就走。 

中年人见姚思孝走了，急急地叫道：哎，哎，公子，你若嫌贵可以还个价儿吗？姚

思孝止步，回首望望中年人：你只要二两银子能会是什么好鸟儿！告诉你，本少爷的鸟

儿最少也是十两银子一只的！中年人怅然一时，说：唉！哪有你这样买鸟的，嫌要价便

宜，没见过。这时几个下棋的卖鸟人站起来，一个胖子指着姚思孝说：你知道他是谁？

中年人摇摇头说：不知道。那胖子瞪大了眼睛说：他就是太原城富豪姚半城的独生儿子

姚思孝。有钱的很哩！见这种人你不漫天要价，真是傻鸟儿！其中一个老者接道：只要

他看中了你的鸟儿，要价越高他越高兴。中年人懊悔得直拍脑袋：唉，谁知道呢？说完，

便将姚思孝望去。 

这时，姚思孝又走到一个鸟笼前，被笼内的一只鸟所吸引，伸手就去摘笼子。一老

者走过来，问道：买鸟吗？姚思孝指着笼中之鸟问道：这是什么鸟儿？老者说：这是从

西域过来的，叫雪山少姑。姚思孝质疑地望了一会儿那老者，问道：为什么叫雪山少姑，

而不叫雪山少女？老者说：听说这里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是西域人专为她起的这个名

字。姚思孝问：多少钱？老者说：这为稀世珍鸟，要价也高，五十两银子。姚思孝迫不

及待地说：快打开笼门子，让我仔细看一看。老者狡黠说：公子，这鸟儿是刚逮的，还

生得狠，可不敢开门儿。姚思孝不以为然地说：怕甚？不就是五十两银子吗？老者认真

地对姚思孝说：丑话先说不为丑，请公子先交钱再开门儿，如果看不中鸟儿，我还你银

子。姚思孝一挥手命令其家丁道：给他五十两。姚思孝说着，便自己打开了笼子门，伸

手抓出那鸟儿。不想还没看清，那鸟儿狠啄了姚思孝一下，姚思孝手一松，鸟儿�噌�地

飞了。姚思孝大惊，忙喊道：抓住它！ 

几个家丁应声追去，人喊狗叫，一阵热闹。这时，曹文璜穿着破衣褴衫，身背一个

破包袱，双手捂着一只鸟儿走进鸟市。几个家丁迎面与曹文璜碰上，一家丁发现了曹文

璜手中的鸟儿，对着后面的姚思孝叫道：少爷的鸟儿在这儿！说着几个家丁止了脚步，

一下围住了曹文璜。家丁甲上下打量一番曹文璜，质问道：喂，你从哪弄的鸟儿？曹文

璜：这是小生在路边林中刚逮的，它受了伤，好可怜的。家丁甲蛮横地说：告诉你，这

是我们少爷刚买的，怎么让你给逮住了？曹文璜怀疑地看了那家丁一眼，问道：你们少

爷为何要买这只伤鸟儿，是不是要帮它治伤？家丁乙：治什么伤，我家少爷只要好鸟儿，

从不要伤鸟儿！曹文璜说：既然你家少爷不要伤鸟儿，就说明这只鸟儿不是你们家少爷

的！曹文璜说完就要走开，不想姚府家丁却不让路。曹文璜说：大哥，你们这就无道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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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鸟儿不是你们家的，为何不让我赶路？家丁甲说：拣了别人的东西，为何不还？曹

文璜说：谁能证明这是你们的鸟儿？家丁乙说：卖鸟人就能证明。曹文璜无奈地说：那

好，我随你们一同去见卖鸟儿人。 

几个家丁领曹文璜来到买鸟处。 

家丁甲指着曹文璜对自家少爷说：少爷，这个人拣了咱们的鸟儿，不愿给咱了。曹

文璜说：这位大哥，我从没说不愿给你们，我只是想让人证明一下这是不是你们丢失的

那只鸟儿！姚思孝还在捂手叫疼：哎哟，哎哟！证明就证明，证明是对的，那老者呢？

家丁们一听也慌了，就急忙在人群中乱找，却不见了那老者。家丁甲说：少爷，卖鸟人

不见了！ 

姚思孝自言道：怎么不见了？曹文璜看了一眼姚思孝的伤手，问：请问公子，你的

手是不是被鸟啄了？姚思孝说：对呀，差点儿叼走一块肉。曹文璜说：恕小生直言，你

上了那卖鸟人的当了！姚思孝不相信地问道：什么，我上当了？我怎么会上当？曹文璜

说：公子有所不知，有一种卖鸟人，专训一种凶鸟，当买鸟人提出看鸟时，他要求先交

钱后看鸟，等鸟送到你手上时，那鸟儿就啄人而飞。等卖鸟人提笼到家时，他的鸟儿早

已经飞了回去，第二天再来鸟市骗钱。姚思孝疑惑地看了一眼曹文璜，问道：会有这种

事儿？曹文璜将手中的伤鸟递过去说：不信你看，我逮的这只鸟儿生性温顺，不会啄人

的！姚思孝看罢，恍然大悟：原来如此！谢公子指点迷津。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曹文璜

谦卑地说道：小生姓曹名文璜。姚思孝说：曹兄，你对我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？曹文璜

说：我没什么要求，只求你将这只伤鸟儿养好，然后放生。姚思孝说：好，我答应你，

小的们，收下曹公子的鸟儿，马上给我去寻找那个卖鸟老者！ 

众家丁负命去那卖鸟老者，追到一个小巷背处。只见那卖鸟老者手提空鸟笼伧惶奔

走，不时扭头观望。 

这时，李府的家丁二狗也在远处紧紧盯着卖鸟老者。 

那卖鸟老者走到一个破庙内，那只鸟儿正在庙后的一棵桃树上用嘴洗羽毛。老者用

手抓起那鸟儿装进笼中，然后走进一间破房内，扒开干草，从角处取出一个包儿，放下

鸟笼。脱去身上衣服，摘下假胡须和头上的瓜皮帽，原来是一个胖和尚。 

他叫定慧。定慧换上包里的和尚服，将脱下的衣服和假胡须什么的包好，重新放在

干草下，只是将那锭银子藏在了身上。收拾停当，伸头朝外看了看，托着鸟笼，蹑手蹑

脚走出那间小屋，来到大殿内，爬上神坛，将鸟笼挂在了一尊神像后。定慧走出了破庙。

二狗见定慧走远，便偷偷溜进大殿，四处瞅瞅，爬上神坛，发现了那个鸟笼。不想刚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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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鸟笼，正扭身欲走，却被姚思孝和家丁堵住了。狼狗对着二狗狂吠。二狗害怕地看着

那两条狼狗，问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家丁甲：你化装的挺像呀！二狗冤枉地对姚思孝解释

道：姚公子，刚才骗你钱的不是我，是一个胖和尚。姚思孝说：钱是小事儿，性质恶劣！

我只想让鸟儿啄你一下，咱两清！二狗说：姚公子，我是李府的家丁，我家老爷上个月

也被这小子骗过，特让我在这里暗访，我在鸟市等了十多天，今儿个才算摸清他的真相。

姚思孝盯着二狗瞧了好一时，才说：给他穿上衣服戴上假发和胡须让我看看再说。 

几个家丁不由分说将刚才找到的假发和胡须给二狗戴上，姚思孝前后左右地看了看，

问家丁：他像不像刚才那老者？众家丁乱摇头。姚思孝：好吧，你也是受主人之托，我

放你一码，鸟儿是我买的，把鸟儿放下，走人。二狗为难地说：这��我家主人要的就

是这只鸟儿！姚思孝：怎么，李剥皮是不是也想用这鸟儿骗人！告诉他，本少爷要把这

鸟儿驯成好鸟儿！二狗：可我没法向老爷交待呀！姚思孝对家丁说：把那包儿给他，让

他回府好交差。家丁甲：是！ 

 

张府后庭院的绣楼上。张百万的二女儿张玉姑正在抚琴。琴声幽怨，揪人心肺。丫

环秀香破门而入。玉姑止了抚琴。丫环秀香急促地叫道：小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，老爷

已收下了姚家的聘礼！玉姑瞪大了泪眼，不敢相信地问道：真的？秀香点了点头。玉姑

怔然许久，突然跨前几步，从床上取出剪刀，决意要剪秀发。秀香急忙上前拦住：小姐，

你这是何苦？说不定老爷还会回心转意呢！玉姑哀叹一声：秀香，自从曹郎三年前随父

去广州做生意，自今杳无音信，怕是凶多吉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不死，

我也不会活多久！等姚家花轿来的那一日，我定教他们喜事变丧事！秀香说：小姐万万

使不得，待我再去前厅探听，阿弥陀佛！但愿事情有所转机。 

秀香说完，便来到前厅。只见前厅一侧的工棚下，木工、漆工正在制嫁妆，漆嫁妆。

张百万很认真地检查质量。这时家丁赵贵匆匆跑过来：老爷，老爷！张百万不耐烦地说：

慌个啥，有事儿慢慢说！赵贵喘着气说：大小姐回来了！张百万惊讶地问：她回来干什

么？赵贵：她回来还不是�� 

还没等赵贵说完，张金姑已经急急走过来，一把推开赵贵，然后满脸堆笑地看着父

亲，说：我回来看看老爹你呀！张百万白了大女儿一眼，不理。金姑瞪大眼睛，对着父

亲的脸说：爹，你看我两眼瞪多大，真是看爹来了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老爹爹，让我看

看老爹爹！张金姑转着圈儿看张百万。张百万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，说：看我是假，要

钱是真！金姑看父亲不满，忙陪着笑着说：这真是爹疼儿，不由人！老爹疼女儿，张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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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银子儿！张百万：给你个屁！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要钱应该找你老公公，回娘

家闹腾个啥？张金姑委屈地说：我到当铺去了几回，我公公他连面都不给我见。张百万

又瞪了一眼女儿，说：那怪你没本事！咋？缠不过你公爹，就回来缠你娘家爹？我可不

认你这一壶！张金姑说：咦，爹，想翻脸哩不是？张百万说：我翻脸你能咋？张金姑说：

你不想应我爹啦不是？那好，我可是开始闹了！说着便声泪俱下：我的娘呀，你咋死凭

早呀！你死了可苦了你的两个女儿呀！俺爹他贪人家李家的彩礼，将我许给一个痨病鬼

儿，过门三个月就命归西呀！公公李剥皮是个吸血鬼儿呀，他儿一死就将我赶出李家门

儿呀，让我租房另住一个人儿呀，害得我吃穿无着，无靠无依呀��我的娘亲亲呀��

我的亲亲娘呀�� 

张百万见金姑在嫁状前哭起丧来，顿时勃然大怒：赵贵刘胜！赵贵和刘胜齐声应道：

小的在！张百万指着金姑说：将这个丧门星给我哄出去！赵贵刘胜看了一眼大小姐，又

看一眼老爷，颇感为难地说：老爷，她是你的千金小姐，小的们不敢！张百万断然道：

我没这个闺女，快快将她赶出去！张金姑一听，哭声嘎然而止：爹你真反脸哩不是？那

好，我可是不给你留情啦！你爱财卖了大女儿不说，现在又赖婚将我妹妹许给姚家，你

嫌贫爱富，为财悔亲，看我去告你！张百万反驳道：你妹妹许给曹家不错，可曹家父子

去广州三年毫无音讯，我有女另嫁有何不可？张金姑一听，顿时来气：你是看曹家穷了，

久有赖婚之意！张百万一听，女儿当众揭他的丑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：咦，看我打死你！

说着顺手一把木棍，要打金姑。赵贵见状，忙对金姑说：大小姐，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快

跑吧！金姑一听也是，拨腿便跑，边跑边喊：好，你这个孬爹赖爹贪心的爹，咱走着瞧！ 

张百万追金姑，金姑急忙跑出了二道月亮门。 

丫环秀香见他们父女俩跑远，便急急回到绣楼。见玉姑正在暗自流泪。秀香走过去

说：小姐，刚才大小姐来了，将老爷臭骂了一顿。玉姑问：为什么？秀香说：大小姐说

老爷当初将她嫁给李家痨病鬼，实是卖闺女。如今悔婚将你许给姚家，还是看中了姚家

的彩礼！玉姑急切地问：爹爹可有悔改之意？秀香气愤地说：老爷不但没有悔改之意，

还手拿木棍将大小姐赶出了门外。玉姑暗然伤神：姐姐的命也好苦呀！秀香：是呀，听

说大小姐没钱花了，找公公李剥皮没要到，回娘家来又被赶了出去。玉姑说：自从姐姐

被李剥皮赶到府外，吃穿无着，若是母亲活着，她怎会有如此下场？秀香，快拿几两碎

银给你家大小姐送去。我要面见爹爹。秀香应声而去。 

这时候，张金姑身穿重孝，手托亡夫灵牌，一路哭嚎，最后跪在了�晋鑫�当铺前。街

口处围来许多人看热闹。张金姑嚎哭着唱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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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爹叫李朴非，外号叫个李剥皮， 

他有个儿子痨病鬼，结婚三月命归西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从夫君他死后呀，小奴就被他爹赶出去。 

我说不清他是不是李家后呀，弄不好他是他娘私生的！ 

若李剥皮是他亲老子，他怎能不养活他儿媳�� 

 

众人齐声叫好。定慧和尚也在瞧热闹。 

张金姑的哭唱声不时地传到当铺的后厅，李剥皮气得正在厅内�走柳儿�：这个泼妇，

我恨不得一刀杀了她！管家说：老爷，不如给她几个钱儿，哄她走吧！李剥皮瞪着眼反

问道：钱？我上哪儿给她弄钱？再说，这次让她得逞，下回她还会来！这样一回又一回，

她若活到八十岁，我得多少银子？我原想将她赶出府外，把这个包袱甩给张百万，不想

张百万那老贼比我心还狠，仍想把包袱甩给我，硬是看着亲生女儿不管！管家茫然地问：

那现在怎么办？李剥皮默然一会儿，厉声道：快把店门关上！要逼着张百万管她吃喝。 

当管家走出去命令把大门关上时，围观的人们仍在纵恿金姑唱下去。群众甲挑逗道：

小娘子，再来一段儿！众人也跟着齐哄：对，还接着唱！金姑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问：

是哪个让唱？群众甲：是我。金姑说：拿银子来。群众甲说：我又不是你老公公！金姑

说：你可以当我儿子嘛！众人大笑。 

这时秀香手拿银包匆匆赶来，却挤不进去，只好在外围等机会。不想，这时却无意

间看见曹文璜身背小包，手拿纸伞回来了。秀香惊喜万分，顾不得给金姑银子，便火急

跑回府向玉姑报喜讯。 

这时，金姑见当铺大门关了，忙上前拍门、撞门，无济于事，便大声骂道：李剥皮，

你听着，从今天起，姑奶奶我每天都来闹，咱走着瞧！金姑说着将孝衣脱下，挂在那个

写有�当�字的招牌上，又将灵牌放在台阶上，伤心地说：夫君，你爹不管你，我也不要

你了！金姑丧气地走出了人群。 

当金姑走到崇善寺一旁的胡同口处时，胖和尚定慧拦住了她。金姑审视定慧一会儿，

问道：你要干什么？胖和尚淫邪地笑笑，也不说话，而是从怀中掏出一绽白银。金姑不

解地问道：什么意思？定慧又笑笑，将银子递了上去。金姑见状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是

不是想趁火打劫？告诉你，本姑娘一身正气，决不是那种见钱腿开的淫妇！你没看天才

什么时候就想打我的主意！定慧说：那我就老鸹吃桑椹，等到黑。金姑说：你不要痴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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妄想，我一棵水葱样儿的黄花菜，怎好喂你这老母猪！看你是个出家人，我就是黑里不

关门，你也不敢越雷池一步！定慧得寸进尺地逼问：请问娘子家住哪里？金姑：我更不

告诉你，我住的那地方儿，静得很哩！那个小院，四四方方，门前长一棵石榴树，没几

个人知道。你若敢去，看我不砸断你的狗腿！你要知道，我公公李剥皮待我恩重如山，

我还要为李家守节立牌坊哩！金姑说完，看也不看定慧，径直朝前走去。定慧悄悄跟踪。 

曹文璜走到十字路口，迷了方向，见路旁有一个卖肉的，便向上前打听：请问师傅，

瑞祥街怎么走？卖肉的人名叫吴一刀，此时他手持屠刀正飞快地片肉，见曹文璜问路，

便热情地说：一直走，见个十字口再向西。曹文璜施礼道：谢师傅。 

这时，吴一刀的妻子阿菊从另一端给吴一刀掂来了饭菜：吃饭吧。吴一刀仍没有停

下手中的活：甭慌，先放一边儿，等我片了这些肉，惠源饭庄等着要哩。 

李府内，家丁二狗正在向李剥皮讲事情经过，并打开了那个包儿。李剥皮掂起假发

看了看，问道：鸟儿呢？二狗说：被姚半城的儿子姚思孝截走了！李剥皮：他凭什么？

二狗说：他说刚掏了五十两银子买的。李剥皮气极地瞪了二狗一眼，责怪道：真不会办

事儿，下去吧。 

二狗刚走出门，管家走了进来：老爷，那金姑临走发下大话，说是从今往后，每天

都要来闹当铺。李剥皮刚才的气还未消，又来一气：这个泼妇，真是让我头痛！若是换

上别人，我早就让她�� 

管家出谋道：老爷，我看不如花几个钱，雇人将她绑到外地悄悄卖掉。李剥皮担心

地对管家说：若是张百万向我要人怎么办？管家说：你不会说她不守妇道，与人私奔了

吗！李剥皮思忖片刻，说：看来只能如此了。 

 

张府内，张玉姑走进客厅。张百万一见玉姑，很是惊慌：你��你怎么下楼了？张

玉姑柔和地责怪道：听说爹已将孩儿许给了姚家，这本是孩儿的终身大事，为何不可下

楼？难道爹要瞒到女儿上轿那一刻吗？张百万发窘地看了女儿片刻，才说：不是这样，

我这会儿还未腾出空来，一会就去楼上对你说的，姚家已将彩礼送来了。张玉姑质问道：

你收了姚家的彩礼，但不知爹如何向曹家交待。张百万说：哎呀，我就是为赌这口气呢！

想那曹文璜，三年前跟他爹去广州，捣腾老字画，连房子都卖了，而且一走三年，杳无

音信，可见是有预谋的。张玉姑气愤地说：爹不可血口喷人。张百万忙为自己辨解：我

怎么是血口喷人，我是久有耳闻，只是没敢给你说而已。听说广东赌风厉害，曹家父子

赌输了钱，已经倾家荡产，无法回乡。眼见你已过了二十岁，不能再等了！张玉姑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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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，曹家父子都是本分生意人，哪会赌钱，一定是谣言。就算真有此事，孩儿已经许配

给曹家，岂有改嫁的道理？张百万见女儿固执，忙开导道：哎呀，爹都是为你好，曹家

父子眼见已流落他乡，无法回来了，你已老大不小了，再不改嫁，将来嫁不出去，难道

让我养你一辈子不成？玉姑神情坚决地说：女儿已许配曹郎，生是曹家人，死是曹家鬼！

如果曹郎不能回来，女儿情愿削发为尼！张百万一听，急了：你敢！婚姻大事，怎凭你

一人做主。当初把你许配曹家，是为父我的错。生意人靠不住，说穷就穷了！这回我要

给你找个殷实人家，西城姚家公子也是一表人才，过几日我便央媒人去说媒。玉姑：爹，

你如此悔婚，会让人耻笑的！张百万又辨解道：这怎么叫悔婚？实话告诉你，那曹文璜

已经不在人世了！玉姑惊诧万分：什么？ 

张玉姑回到绣楼，便着手扎起了白花儿。桌上放满了小白花儿。小白花儿组成了一

个�心�的图案。张玉姑望着白花思绪万千，泪流满面：曹郎，我苦命的曹郎，原想你从

广州回来，能够时来运转，将小女接到府内，你我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料你却客死

他乡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说完，便哭着取出三尺白绫，挂在了房梁上。然后上了凳

子：曹郎，玉姑随你去了！ 

就当张玉姑将头伸进了套子，寻死之机，秀香夺门而入，看到玉姑要寻死，惊恐万

状，急忙上前抱住玉姑，大声喊道：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曹姑爷回来了。玉姑惊喜

地问道：真的吗？秀香：自然是真的，刚才你让我给大小姐送银子，在大街上我看到了

他，我连银子也顾不得送了，一直尾随着他来到府上。玉姑双手合十：谢天谢地，他居

然活着回来了。说完忙下了凳子，摘去头上白花儿，拿掉桌上那个用白花儿组成的图案。 

秀香说：小姐且慢高兴，刚才我听老爷吩咐管家，要他到南门聚丰园定一桌上等酒

席，约好明天中午送来,大概是款待新女婿的，看来姚家迎娶的日子就在明天了。小姐，

现在真正的姑爷来了怎么办？玉姑问：你可知道老爷是怎样安排曹家公子的？秀香说：

我刚才只看到曹公子去了大厅见老爷，只顾回来给你报喜，还不知道老爷如何安排他。

玉姑：快去打探。 

秀香走出绣楼，径直向张府客厅走去。远远地穿过厅门，只见曹文璜正向张百万施

礼相见：见过岳父大人。张百万望了望衣服褴缕的曹文璜，吃惊地问：你��你是谁？

曹文璜说：我乃是小婿曹文璜。张百万抱怨道：你一走三年，连个信儿也不给，到这时

才回来？令尊呢？曹文璜沮丧地的默然一会儿，说：先父已经过世了。张百万追问：怎

么死的？是不是因为赌输了钱，没法活了，自杀的！曹文璜说：先父是秀才出身，小婿

也知书达礼，怎会赌钱？岳父大人万不可相信谣言。这次实在是因为吃了官司，原来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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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的书画中有一部分是假货，卖给洋商，被人识破，告到番愚县衙门。县官惧怕洋人，

除了勒令赔偿原价外，还处了一笔很重的罚款，弄得倾家荡产还不够抵偿。先父忧急成

疾，医治不起。小婿勉强措办丧事，间关万里，一路卖文鬻字，好容易才回到家乡，特

来投奔岳父，请求救济，把亡父的棺木从广州运回原籍，葬入祖坟，永世不忘大德！ 

张百万沉思。曹文璜说完见张百万不吭声，很规矩地站在一旁，望着张百万。只见

他双目盯着一处，下意识地摸住了茶碗，端起，呷了一口，看冷了场，很窘地说：喝茶��

喝茶。曹文璜遵命似地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。张百万仍在沉思，又下意识地摸住了茶碗，

端起，呷了一口。尴尬地望望曹文璜：呃��喝茶，你喝茶。曹文璜又遵命似地端起了

茶杯，呷了一口。曹文璜抬头见府内张灯结彩，面生疑惑地问：岳父，府上现在要办什

么喜事？张百万面对曹文璜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：呃��没什么！你

远道辛苦，暂且到右边客房休息，诸事从长计议。赵贵！赵贵跑上：小的在！张百万说：

领你家姑爷先到客房休息。 

等赵贵走后，张百万走出了大厅。一直跟在他身后的秀香，也跟着来到过道走廊里。

只听见张百万说：原来这穷鬼果然是遭了横事，亏得我有见识，把玉姑另许姚家，要不

然，岂不害了她一世。可现在姚家就要来迎娶，这穷鬼却突然跑了回来，半路杀出个程

咬金，一个女儿怎嫁得两个女婿？要把这穷鬼赶出去，不但名声不好，怕是要给姚家知

道了，婚事说不定要发生波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李能说：老爷，以奴才之见，先稳住这

曹文璜，然后给他几个钱，打发他走得了。张百万说：所以呢，现在对这穷鬼要一切保

密，更不可让玉姑知道他来到了府上。李能说：是。 

张百万说完回了厢房，秀香又见赵贵领曹文璜走进右边客厅，忙躲在一棵芭蕉树后

偷瞧。 

这时张百万发现了秀香，忙悄悄站在秀香身后，随秀香朝客厅处观望。秀香发现了

张百万，却不动声色，看到走出客厅的赵贵，灵机一动，向赵贵招手。赵贵见漂亮的秀

香朝自己招手，高兴万分，正欲走过来，突然发现在秀香身后的张百万，吓得直摆手，

并示意秀香注意身后。张百万见赵贵要暴露自己，打手势暗示赵贵不要告诉秀香他在尾

追，秀香佯装不知内情，直直跑了过去。赵贵慌慌躲开，秀香紧追不放。赵贵东躲西藏，

张百万跟着两个年轻人跑，一会儿气喘嘘嘘，被拌倒在一个花甫里。 

秀香借机躲到假山另一侧，见丫环秀红走来，急忙唤过，耳语一阵，让秀红走了出

去。 

赵贵扶起张百万：老爷，你摔着没有？张百万审问赵贵道：你先别问我，让我先问



 

第 13 页 

你，刚才你和秀香干什么？赵贵说：我，我��。说着赵贵便心急如焚地四处瞅秀香，

瞅不见，见秀红走过来，忙改口说：老爷，我没见秀香呀？张百万说：刚才那个丫头不

是秀香是哪个？赵贵指着秀红对张百万说：是秀红。张百万疑惑地扭过脸，问：秀红？

秀红听到老爷叫她，忙应声道：老爷，婢女在。张百万望望秀红，又走到秀红身后看侧

影，看差不多，松了一口气，问道：秀红，刚才你和赵贵干什么？秀红说：赵贵欠我三

个钱不还，想装赖孙哩！赵贵认真地叫道：胡说，我啥时欠你钱了？秀红说：老爷，你

听，他又耍赖哩！ 

秀香脱身后，匆匆回到绣楼上。 

玉姑正着急地等待，坐卧不安，看见秀香，忙起身迎上去，问：秀香，你可探得消

息？秀香说：小姐，老爷让曹家姑爷暂且在大厅右边的客房安歇，不知道作什么打算？

玉姑：这可如何是好？秀香：小姐，你要趁早拿定主意，老爷嫌贫爱富是出了名的，曹

家姑爷现在死了父亲，一贫如洗，单身来投老爷，两个女婿碰在一起，老爷不能把一个

小姐嫁给两个女婿，总要除掉一个。就怕他暗中对曹公子下毒手，到那时候小姐竟空喜

一场，少不得又要寻死觅活了！玉姑沉思片刻：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抛头露面越礼犯

禁了。想当初卓文君私奔相如，她和相如并非先有夫妻名分。现在我已许配曹郎，事情

逼到这一步，未婚夫妻见上一面，也算不得荡检逾闲。秀香，今晚夜静时分，你陪我到

客房去会曹公子一面。秀香问：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岂不更好？玉姑说：岂有此理！我一

个千金小姐，怎能自己去找男人搭话？少不得要你先去报一声，说明情由，我才好见他。

秀香说：小姐想得周到，丫头理应帮忙就是了。 

这时，张百万正在厅内转圈儿。管家走过来：老爷，聚丰园的酒席已经定好！张百

万说：管家，事情麻烦了！管家问：老爷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张百万说：曹家那穷小子又

从广州回来了！管家问：姚家明天就来娶亲，他回来了怎么办？张百万说：你没看我急

的正在转圈儿？快帮我想想办法？管家：老爷，姚家势大，这时候退婚要吃官司呀！张

百万：不退婚曹家那小子怎么办？管家：那只好丢卒保车，将曹家那小子丢了！张百万：

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丢？管家：老爷，活人可以变死吗？张百万：怎么个变法？管家：晚

饭时分，你以给他洗尘为由，摆上一桌酒席，将毒药倒进酒内，如此这般，灌他三盅，

他不就走了。张百万说：瞧你出这馊主意，他临死还要让我陪上一桌酒席！那好吧，为

了我的二女儿，我就再破费一回。一切由你去办理。管家说：我��。张百万说：咋？
活要做利索一些，若是那穷鬼死了，悄悄将他扔到荒郊野外，拿几个钱封封家丁们的口，

别人若问起，就说那穷鬼得了老爷我的钱，回广州迁其父亲的棺木去了！管家望了主人

一眼，无奈地说：是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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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
 

汾河岸边。 

李府管家在码头上正与一个人贩子讨价还价。河边的花船上，已绑了好几个女人。

人贩子生硬地看了一眼李府管家，说：我们的规矩是见人再交钱。李府管家说：那好，

只是要由你们派人去绑人。人贩子上下打量了李府管家一阵子，才说：派人可以，但你

要领他认人认地方儿，以免绑错了。李府管家说：要快！人贩子朝船上招了一下手，从

仓里走下两个凶汉子。人贩子对两个凶汉说：你们两个随这位管家老爷走一趟。 

当那两个汉子跟着李府管家来到金姑家时，只见金姑刚精疲力竭地从外边回来。李

府管家与两个外地人便在暗处窥视金姑。金姑走进院子，随手将大门关上。 

李府管家见金姑走进去，便对身旁的两个汉说：看到没有，就是她！你们午夜时分

下手，不可惊动四邻。两个汉子目视着金姑家的大门，点点头。这时李府管家从怀里掏

出一锭银子，交给两个凶汉，说道：现在天还没黑，你们先就近找家酒馆喝一壶。要记

准这地方儿和这个女人，半夜时分，我在前面的街口处等你们。 

张百万走进自家客厅时，万没想到此时自已的女儿有招人绑架之险。客厅内，丫环

们正在上席，看见张百万，忙施礼叫了一声�老爷�。张百万见桌上已摆了几多个菜，便

走过来吩咐管家说：你就说我不在家，是我临走安排下的这桌酒席。要让他多喝点儿，

免得失礼。管家将一包毒药倒进一把酒壶里，说：老爷，这一壶全是他的！ 

张百万走后，赵贵便将曹文璜领进了客厅。管家看见曹文璜，忙上前招呼：曹公子，

请！曹文璜施礼说道：管家，请！二人入座后，管家将毒酒斟上，敬向曹文璜：曹公子，

今日老爷有要事，是他临走时安排下这桌酒席，说是为你洗尘。曹公子，我先敬您一杯！

曹公子慌忙站起，说：谢岳父大人厚爱，谢管家高抬。然后双手接过酒杯，朝管家鞠了

一躬，然后郑重地将酒杯放在桌子上说：恕请管家原谅，小生正在大孝期间，滴酒不沾。

管家：这��令尊大人不是与你一同回来了吗？曹文璜说：管家不知，今日正是先父的

五七祭日，可怜他陈尸异乡，小生又无力将其棺木运回，心中好不悲伤！说着，曹文璜

直抹泪水。管家着急地说：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 

管家见曹文璜滴酒不沾，大为惊慌，忙托辞有点小事，跑到张府后府院。 

张百万此时正在看鸟。一只鹦鹉见到张百万，叫�老爷您好！�两个家丁正在上灯，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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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挂满了灯笼。管家急急跑过来，叫道：老爷，老爷！张百万瞪了管家一眼，说：慌什

么，有话慢慢说。不想刚才那鹦鹉学舌道：慢慢说。管家紧张地说：那曹公子说是正为

父守孝，滴酒不沾！张百万不满地责问管家：滴酒不沾？你不会劝劝他喝上那么一盅？

管家说：我还没开口相劝，他已泪流满面，最后连筷子也没动，就回了客房。张百万说：

这小子，还挺孝顺！这样吧，等到半夜时分，派个人将他勒过去算了。管家说：是。 

就在张府密布阴谋之时，李府也没有闲着，显然是已经着手干了。而且干得不动声

色，又没有人命关天的大险。这样看来，李府的主人在玩计谋上还是比张府的主人略胜

一筹呀。 

此时，李剥皮正不动声色地躺在太师椅上，有两个丫环正为他按摩。管家匆匆走进

来：老爷，事情已经办妥。李剥皮默然片刻，才淡淡问道：何时动手？李府管家说：午

夜时分。李剥皮将身子微微欠了一下，言语却变得谨慎和小心起来：万不可节外生枝，

让张百万抓了把柄。李府管家胸有成竹地说道：老爷放心，西京长安人贩子的船就在汾

河岸边等着，又是人家派人行事，人到船开，万无一失。 

这时张府客房里，曹文璜正双膝跪地，面南朝拜。曹文璜泪流满面地说：父亲，孩

儿无能，今日是你老的五七祭日，我却没能力将你游魂归乡，孩儿向您谢罪了�� 

丫环秀红悄悄走进客房，来送灯。她见曹文璜哭得悲痛，也不免惹下了眼泪，劝道：

曹公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。曹文璜见有人进来，忙将眼睛擦干，起身向秀红施

礼：谢小姐。秀红说：曹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跑了这么多路，早早歇息吧！曹文璜道

谢之后，试探着问道：小姐，小生有一事相求？秀红看了曹文璜一眼，说：说吧。曹文

璜指着外面喜庆的灯笼，问道：请问这张府上下，张灯结彩，不知有何喜事？秀红惊慌

地说：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��说完，秀红便急忙扭身走出客房。曹文璜望着远去

的秀红，又望了望灯火辉煌的大厅，一脸疑惑。 

外面天色渐暗，瓦蓝的天穹间洒下了一片虚空。黑夜像是在告诉那两个凶汉，可以

行动了。于是他们便顺着黑暗的小巷里遛到张金姑家门口，二人正欲翻墙而入，突然发

现定慧和尚贼头贼脑地在张金姑大门口处张望。那定慧瞅四下无人，便悄悄试着推门，

见门没拴，心中一阵暗喜，急忙闪进院内，反手将门关上，向房门口溜去。两个汉子怔

然片刻，最后耳语一阵，从院墙上了房顶。其中的一个汉子用刀撬开几片房瓦，露出光

亮，朝下观看动静。只见房顶下的张金姑正坐在床上磕瓜籽儿。 

张金姑看见定慧进来，并不显得吃惊：你果然来了？定慧嘻笑道：我焉能不来！张

金姑将手中的瓜籽放在一个纸包里，包好，才缓缓问道：来此何干？定慧上前一步，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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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怀里的银子，说：给娘子送钱。张金姑从床上站起，厉声道：将钱放下走人。定慧见

状，忙陪笑道：嘿嘿，我还有个小要求。张金姑严肃看了定慧一眼：说。定慧笑道：我

有个小弟弟想见见你！金姑卟哧一笑，说道：龟孙，是不是你那个老二？定慧又跨前一

步，淫笑道：嘿嘿，娘子聪明，一下说中了要害。不想，这时张金姑又突然变脸道：今

日老娘的小庙儿不受香火，快滚他娘的蛋！ 

定慧看着金姑，退到门口，贴门站着。金姑走至门前，看到了定慧的脚，便竖起条

凳侧身开门。定慧一下将条凳搂在怀中，亲吻不止�� 

金姑大笑不止。 

房顶上，两个凶汉也禁不住掩嘴失笑。 

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夜里，张府的两个姑娘像有着某种默契，在一个夜里，各自去见

一个男人，当然性质和内容是有别的，前者是带有污渍和物质利益的，而后面的二姑娘

却是沌洁的。当她和秀香悄悄来到客房门前时，她的心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。秀香正欲

敲门，却被她止了，红着脸好一时，才指了指窗户。 

秀香会意地走到窗前，轻轻弹了两下。里面的曹文璜听到有人弹门，警惕地问道：

谁？秀香轻声说：姑爷，快开门，我家小姐来了。这时候，玉姑的脸变得更红了，就像

是满挂在院子里的灯笼。她屏声静气，耳朵却变得格外灵敏。她听到曹文璜脚步声走到

门口，又突然止住，传出来的声音是陌生的，但又似曾听过无数遍：小姐怎么可以半夜

来此，小生虽然出身商家，也是书香一脉，平素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我们既已订有婚

约，洞房花烛，自可相见，何争在这一时？越礼犯分的事，小生决计不做。小姐请赶快

回去，如果给旁人知道，恐怕对小姐的名声不大好听！听到此，玉姑的脸色变得有点温

怒，心也是难受的。这时，秀香说：姑爷，你不要书生气，快开门，我家小姐有要事相

告！这时里面传出的声音变得有点固执：小生头可断，此门决不能开！玉姑失意地叹了

口气，走近房门，说道：曹郎，你是知书达礼的君子，小妹也不是荡检逾闲的淫女！我

素来不出闺房一步，现在实因情急无奈，不得不趁这夜深人静之时，冒耻前来和你商量。

你知道前厅张灯结彩是什么缘故？我父亲嫌贫爱富，说你客死广州，再三逼我改嫁，小

妹不从，他已私下把我另许配给了姚家，明天就要来迎娶，在这样紧急关头，你还当我

是私奔，真是令人伤心！ 

这时，门突然开了，使得玉姑有点不知所措，虽然心中期盼着，但真的到了时候，

心却变得紧张起来。玉姑不禁在心中暗骂了自己一句：没出息！这时，曹文璜正向他施

礼谢罪：小生万里远来，不知道有这种事情，刚才错怪了小姐，万请恕罪。玉姑羞得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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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说何为好。好在这时秀香接道：姑爷，你刚才的话实在太对不住我家小姐了。你把我

家小姐当做什么样的人？她听说你在外乡遇难，差点儿上吊自杀随你去黄泉！ 

这时曹文璜竟一躬到地，说：小生实在不知小姐如此三贞九烈，实在该死，实在该

死！玉姑定了一下情绪，但说出来的声音还是有点发颤：相公不必说这些了，事情迫在

眉睫，你应该尽快想个办法。说着，玉姑进屋，秀香急忙关了房门，然后给玉姑搬过来

一个凳子。玉姑坐定，眼含热泪，偷偷瞧了一眼曹文璜，说道：老父把小妹另配别姓，

幸亏曹郎在今日到来，真是苍天有眼。眼下已无两全之策，你我只有逃往他乡，才能圆

了小妹多年的心愿。曹文璜犯愁地看着玉姑，说：小姐可能还不知小生正身处困境，这

次万里投亲，一路上卖文鬻字，才得勉强到此。现在囊无分文，再要外逃，路费从何而

来？玉姑说：相公莫愁，小妹的私蓄，足够做路上的盘缠。曹文璜叹了口气：就算私蓄

够作旅途之用，可小生现在连自己糊口都顾不周全，哪里还养得起小姐？如果我永远这

样，岂不连累了小姐？玉姑说：曹郎不必担心，男子汉岂有长期穷困的道理？就算以后

真的没有出头之日，小妹决不后悔。再说我们也不必逃得太远，就在附近州县找个地方

落脚，把我这包裹中所在的财物变卖了，开个小店，暂时度日。从前卓文君与司马相如

逃出去后，不是也开过小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的才学虽不及司马相如，但也不是胸

无点墨之人何必为前途担忧？ 

秀香白了一眼曹文璜，不满地说道：姑爷怎么这么胆小？还没见过你这种前怕狼后

怕虎的人。小姐的话句句在理，你们逃出去决不会饿死。如此三心二意，在这里呆下，

等到姚家花轿一来，逃也逃不脱。曹文璜定了一下神，说：以你们说何时动身？玉姑说：

事不迟疑，现在就走。曹文璜说：可��现在已是深夜，恐怕路上碰着巡逻的，反为不

美，还是等天亮了再说罢！秀香叫道：你真是书呆子，天一亮，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起

来了，哪里还容你逃？曹文璜说：既然如此，那就走罢。小生身无长物，要走就走，就

怕小姐走不得长路？玉姑一听笑了。这时秀香说：你别隔着门缝看人，把我家小姐看扁

了！这时，玉姑扭过脸看着秀香说：秀香，你我情同手足，我真舍不得你呀！如若天明

父亲知道了，又怕你脱不了干系！秀香说：小姐，你和姑爷走你们的，不要管我。老爷

面前，我自有法子对付。你们在外面若有了安身之处我可以随时给你们通风报信。趁天

色还早，快走吧！ 

主仆二人含泪告别以后，秀香轻轻关上门，然后又打开，不放心地朝外望了望�� 

夜是昏暗和阴冷，在这个冷风飕飕的夜里，金姑家房顶的两个凶汉的眼睛却是热的。

这种热是带有眼羡和妒忌的，因为他们看见定慧正抱着金姑亲吻不止�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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